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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简 介

作者刘鹗(1857—1909),近代小说家。字铁云,别署洪

都百炼生,原名孟鹏。江苏丹徒 (今镇江 )人,出身官僚家

庭。幼时聪慧,青年时以风流旷达自命。1889 年写成《历代

黄河变迁图考》。后在 1897年,由山东巡抚福润推荐,得知

府任用。因遭人嫉忌,所志不获,消极颓唐,后应外商聘请,

主办山西矿务。1901年迁居北京,与友人办“东文学社”,并

学习日语。1902年,收得大批殷墟甲骨。1903 年开始创作

小说《老残游记》。1907 年,续写《老残游记》续集。1908年

被清政府明令革职,流放新疆。除小说《老残游记》外,有天

算著作《勾股天元草》、《孤之角术》,金石著作《铁云藏龟》、

《铁云藏陶》、《铁云泥封》,诗集《铁云诗存》等。

《老残游记》写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在他的游历途中

的见闻和活动,着重抨击那些所谓的清官,揭露其酷吏行

径。小说的艺术技巧较高,写景自然、逼真,对人物心理刻

画也有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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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残 游 记

自   叙

婴儿堕地,其泣也呱呱;及其老死,家人环绕,其哭也号

啕。然则哭泣也者,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。其间人品之高

下,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。盖哭泣者,灵性之现象也,有一分

灵性即有一分哭泣,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。

马与牛,终岁勤苦,食不过刍秣,与鞭策相终始,可谓辛苦

矣。然不知哭泣,灵性缺也。猿猴之为物,跳掷于深林,厌饱

乎梨栗,至逸乐也,而善啼。啼者,猿猴之哭泣也。故博物家

云:猿猴,动物中性最近人者,以其有灵性也。古诗云:“巴东

三峡巫峡长,猿啼三声断人肠。”其感情为何如矣 !

灵性生感情,感情生哭泣。哭泣计有两类:一为有力类,

一为无力类。痴儿马矣女,失果则啼,遗簪亦泣,此为无力类之

哭泣;城崩杞妇之哭,竹染湘妃之泪,此有力类之哭泣也。有

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:以哭泣为哭泣者,其力尚弱;不以哭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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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哭泣者,其力甚劲,其行乃弥远也。

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,《庄子》为蒙叟之哭泣,《史记》为

太史公之哭泣,《草堂诗集》为杜工部之哭泣;李后主以词哭,

八大山人以画哭;王实甫寄哭泣于《西厢》,曹雪芹寄哭泣于

《红楼梦》。王之言曰:“别恨离愁,满肺腑难陶泄。除纸笔代

喉舌,我千种相思向谁说 ?”曹之言曰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

泪;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意 ?”名其茶曰“千芳一窟”,名其酒

曰“万艳同杯者:千芳一哭,万艳同悲也。

吾人生今之时,有身世之感情,有家国之感情,有社会之

感情,有种教之感情。其感情愈深者,其哭泣愈痛;此鸿都百

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

棋局已残,吾人将老,欲不哭泣也得乎 ? 吾知海内千芳,

人间万艳,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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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 
土不制水历年成患

风能鼓浪到处可危

 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,名叫蓬莱山。山上

有个阁子,名叫蓬莱阁。这阁造得画栋飞云,珠帘卷雨,十分

壮丽。西面看,城中人户烟雨万家;东面看,海上波涛峥嵘千

里。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,准备次

日天未明时,看海中出日,习以为常。这且不表。

却说那年有个游客,名叫老残。此人原姓铁,单名一个英

字,号补残。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,遂取这“残”字做号。

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,契重他的意思,都叫他老残。不知不

觉,这“老残”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。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,原

是江南人氏。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,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,

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,教书没人要他,学生意又嫌岁数大,

不中用了。其先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,因性情迂拙,

不会要钱,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,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

川。你想,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 ?

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,又无行当可做,自然“饥寒”二字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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渐的相逼来了。正在无可如何,可巧天不绝人,来了一个摇串

铃的道士,说是曾受异人传授,能治百病,街上人找他治病,百

治百效;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,学了几个口诀,从此也就摇

个串铃,替人治病糊口去了,奔走江湖近二十年。

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,有个大户,姓黄,名叫瑞

和,害了一个奇病:浑身溃烂,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,今年治好

这个,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,经历多年,没有人能治得。这

病每发都在夏天,一过秋分,就不要紧了。

那年春天,刚刚老残走到此地,黄大户家管事的问他可有

法子治这个病。他说:“法子尽有,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。

今年权且略施小技,试试我的手段。若要此病永远不发,也没

有什么难处,只须依着古人方法,那是百发百中的。别的病是

神农、黄帝传下来的方法,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。后

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,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

今日奇缘,在下到也懂得些个。”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

替他治病。却说真也奇怪,这年虽然小有溃烂,却是一个窟窿

也没有出过。为此,黄大户家甚为喜欢。

看看秋分已过,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。大家因为黄大

户不出窟窿,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,异常快活。就叫了个戏班

子,唱了三天谢神的戏,又在西花厅上,搭了一座菊花假山,今

日开筵,明朝设席,闹的十分畅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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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日,老残吃过午饭,因多喝了两杯酒,觉得身子有些困

倦,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,歇息歇息。才闭了眼

睛,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:一个叫文章伯,一个叫德慧生。

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,一齐说道:“这们长天大日的,老残,

你蹲家里做甚 ?”老残连忙起身让坐,说:“我因为这两天困于

酒食,觉得怪腻的慌。”二人道:“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,访蓬

莱阁的胜景,因此特来约你。车子已替你雇了。你赶紧收拾

行李,就此动身罢。”老残行李本不甚多,不过古书数卷,仪器

几件,收检也极容易,顷刻之间便上了车。无非风餐露宿,不

久便到了登州,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,大家住下,也就

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,蜃楼的幻相。

次日,老残向文、德二公说道:“人人都说日出好看,我们

今夜何妨不睡,看一看日出,何如 ?”二人说道:“老兄有此清

兴,弟等一定奉陪。”

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,究竟日出日入,有蒙气传光,还

觉得夜是短的。三人开了两瓶酒,取出携来的肴馔,一面吃

酒,一面谈心,不知不觉,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。其实离

日出尚远,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谈片刻。德慧

生道:“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,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

呢 ?”文章伯说:“耳边风声甚急,上头窗子太敞,恐怕寒冷,比

不得这屋子里暖和,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。”

—6—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卷
 
二
十
九



各人照样办了,又都带了千里镜,携了毯子,由后面扶梯

曲折上去。到了阁子中间,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,朝东观

看,只见海中白浪如山,一望无际,东北青烟数点,最近的是长

山岛,再远便是大竹、大黑等岛了。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

响,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,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。只见

北边有一片大云,飞到中间,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,并将东边

一片云挤的越来越紧,越紧越不能相让,情状甚为谲诡。过了

些时,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。

慧生道:“残兄,看此光景,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。”老残

道:“天风海水,能移我情。即是看不着日出,此行亦不为辜

负。”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,说道:“你们看 ! 东边有一丝黑影

随波出没,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。”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

着观看。看了一刻,说道:“是的,是的 ! 你看,有极细一丝黑

线,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,那不就是船身吗 ?”大家看了一回,

那轮船也就过去,看不见了。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。正在

凝神,忽然大叫:“嗳呀,嗳呀 ! 你瞧,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

巨浪之中,好不危险 !”两人道:“在什么地方 ?”慧生道:“你望

正东北瞧,那一片雪白浪花,不是长山岛吗 ? 在长山岛的这

边,渐渐来得近了。”两人用远镜一看,都道:“嗳呀,嗳呀 ! 实

在危险得极 ! 幸而是向这边来,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。”

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,那船来得业已甚近。三人用远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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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神细看,原来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,原是只很大的船。船主

坐在舵楼之上,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。前后六枝桅杆,挂着

六扇旧帆,又有两枝新桅,挂着一扇簇新的帆、一扇半新不旧

的帆,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。船身吃载很重,想那舱里一定

装的各项货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,男男女女,不计其数,却无

篷窗等件遮盖风日,———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

样。———面上有北风吹着,身上有浪花溅着,又湿又寒,又饥

又怕。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。那八扇帆下,各

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。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,仿佛水手

的打扮。

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,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:东边有一

块,约有三丈长短,已经破坏,浪花直灌进去;那旁,仍在东边,

又有一块,约长一丈,水波亦渐渐浸入;其余的地方,无一处没

有伤痕。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,只是各人管各

人的帆,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,彼此不相关照。那水手只管在

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,不知所做何事。用远镜仔细看

去,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,并剥那些人

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真切,不禁狂叫道:“这些该死的奴

才 ! 你看,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,他们不知想法敷演着早点泊

岸,反在那里蹂躏好人,气死我了 !”慧生道:“章哥,不用着急。

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,等他泊岸的时候,我们上去劝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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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便是。”

正在说话之间,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,抛下海去。捩过

舵来,又向东边去了。章伯气的两脚直跳,骂道:“好好的一船

人,无穷性命,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,岂不冤

枉 !”沉思了一下,又说道:“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,何不

驾一只去,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,换上几个 ? 岂不救了一船

人的性命 ? 何等功德,何等痛快 !”慧生道:“这个办法虽然痛

快,究竟未免鲁莽,恐有未妥。请教残哥以为何如 ?”老残笑向

章伯道:“章哥此计甚妙,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 ?”章伯愤道:

“残哥怎么也这们糊涂 ! 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,不过一时救

急,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。那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 !”老残

道:“既然如此,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,我们三个人要

去杀他,恐怕只会送死,不会成事罢。高明以为何如 ?”章伯一

想,理路却也不错。便道:“依你该怎么样 ? 难道白白地看他

们死吗 ?”老残道:“依我看来,驾驶的人并未曾错,只因两个缘

故,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。怎么两个缘故呢 ? 一则

他们是走‘太平洋’的,只会过太平日子。若遇风平浪静的时

候,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,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

浪,所以都毛了手脚。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。平常晴天的

时候,照着老法子去走,又有日月星辰可看,所以南北东西尚

还不大很错。这就叫做‘靠天吃饭’。那知遇了这阴天,日月

—9—

老 残 游 记

卷
 
二
十
九



星辰都被云气遮了,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。心里不是不想望

好处去做,只是不知东南西北,所以越走越错。为今之计,依

章兄法子,驾只渔艇,追将上去,他的船重,我们的船轻,一定

追得上的。到了之后,送他一个罗盘,他有了方向,便会走了。

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,告知船主,他们依了

我们的话,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 ?”慧生道:“老残所说极是,

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。不然,这一船人实在可危的极 !”

说着,三人就下了阁子,分付从人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

却俱是空身,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,一个纪限仪,并几件行船

要用的物件,下了山。山脚下有个船坞,都是渔船停泊之处。

选了一只轻快渔船,挂起帆来,一直追向前去。幸喜本日刮的

是北风,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,使帆很便当的。

一霎时,离大船已经不远了,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。及

至离大船十余丈时,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。谁知道除那

管船的人搜刮众人外,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。

只听他说道:“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,况且这船也就

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,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的破坏不

堪,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,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 ? 就

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 ? 真真该死奴才 ! 该死奴才 !”众人被

他骂的直口无言。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:“你这先生所说的

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,今日被先生唤醒,我们实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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惭愧,感激的很 ! 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 ?”那人便道:“你们

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,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,我们舍

出自己的精神,拼着几个人流血,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

基业,你们看好不好呢 ?”众人一齐拍掌称快。

章伯远远听见,对二人说道:“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

雄豪杰 ! 早知如此,我们可以不必来了。”慧生道:“姑且将我

们的帆落几叶下来,不必追上那船,看他是如何的举动。倘真

有点道理,我们便可回去了。”老残道:“慧哥所说甚是。依愚

见看来,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,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

几个钱用用罢了 !”

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,缓缓的尾大船之后,只见那船上

人敛了许多钱,交给演说的人,看他如何动手。谁知那演说的

人,敛了许多钱去,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,立住了脚,

便高声叫道:“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,凉血种类的畜生,还不赶

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 ?”又叫道:“你们还不去把这些管船的一

个一个杀了吗 ?”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,依着他去打掌舵

的,也有去骂船主的,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,抛弃下海的抛

下海了。那个演说的人,又在高处大叫道:“你们为什么没有

团体 ? 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,还怕打不过他们么 ?”那船上人,

就有老年晓事的人,也高声叫道:“诸位切不可乱动 ! 倘若这

样做去,胜负未分,船先覆了,万万没有这个办法 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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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生听得此语,向章伯道:“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

钱,叫别人流血的。”老残道:“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,不

然,这船覆的更快了。”说着,三人便将帆叶抽满,顷刻便与大

船相近。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,三人便跳将上去,走至舵楼底

下,深深的唱了一个喏,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

上,舵工看见,倒也和气,便问:“此物怎样用法 ? 有何益处 ?”

正在议论,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,忽然起了咆哮,说道:

“船主,船主 ! 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 ! 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,

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 ! 他们是天主教 ! 他们将这只大

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,所以才有这个向盘。请船主赶紧将这

三人绑去杀了,以除后患。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,再用了他的

向盘,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,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 !”谁知

这一阵吵嚷,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。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,

也在那里喊道:“这是卖船的汉奸 ! 快杀,快杀 !”

船主、舵工听了,俱犹疑不定。内中有一个舵工,是船主

的叔叔,说道:“你们来意甚善,只是众怒难犯。赶快去罢 !”三

人垂泪,赶忙回了小船。哪知大船上人,余怒未息,看三人上

了小船,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。你想,一只小

小渔船,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 ? 顷刻之间,将那渔船打得

粉碎,看着沉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,且听下回分

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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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回  
历山山下古帝遗踪

明湖湖边美人绝调

  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砸得沉下海去,自知万无生理,

只好闭着眼睛,听他怎样。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,飘飘荡荡,

顷刻工夫沉了底了。只听耳边有人叫道:“先生,起来罢 ! 先

生,起来罢 ! 天已黑了,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。”老残慌忙睁

开眼睛,楞了一楞,道:“呀 ! 原来是一梦 !”

自从那日起,又过了几天,老残向管事的道:“现在天气渐

寒,贵居停的病也不会再发,明年如有委用之处,再来效劳。

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。”管事的再三挽留

不住,只好当晚设酒饯行,封了一千两银子奉给老残,算是医

生的酬劳。老残略道一声“谢谢”,也就收入箱笼,告辞动身上

车去了。一路秋山红叶,老圃黄花,颇不寂寞。到了济南府,

进得城来,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,比那江南风景,觉得更为有

趣。到了小布政司街,觅了一家客店,名叫高升店,将行李卸

下,开发了车价酒钱,胡乱吃点晚饭,也就睡了。

次日清晨起来,吃点儿点心,便摇着串铃满街踅了一趟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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